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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清初遗民诗人的心态变迁
———以遗民诗人集会唱和为中心

卢 高 媛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杭州310028)

  摘要:清代诗人集会唱和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研究清代诗歌的一个新的切入点。各类集会唱和伴随

着遗民诗人的一生,从这些集会唱和的诗歌创作中可以看出清初遗民诗人的心态在甲申事变、南明灭亡和己未“博
学鸿儒科”三次事件后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关键词:清初;遗民诗人;集会唱和;心态变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2-0136-05

收稿日期:2017-10-19
作者简介:卢高媛(1990—),女,四川成都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清代诗歌研究。

  清初遗民的整体心态产生过三次较为明显的变化,这
种心态的变迁是在不断催化酝酿中自然过渡的,就其结果

来说符合时代发展的一般规律。关于心态分期的问题,学
界的观点大体上是一致的,基本上以顺治元年甲申(1644)
崇祯皇帝朱由检身亡、康熙元年壬寅(1662)永历皇帝朱由

榔身亡和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第一次“博学鸿儒科”的
诏举为标志性历史事件,将清初遗民心态分为三个阶段。
丛扬先生在《明清之际的遗民心态》中从历史学角度出发,
认为遗民心态受政治环境、民族政策、文化氛围等因素影

响,是有规律可循的,早期为“反清复明”的抗争态度,中期

为“高蹈肥遁”的隐逸态度,晚期为“及身而止”的软化态

度[1]。谈及遗民心态变迁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诗歌无疑

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蒋寅先生曾说清代诗歌“最直接和全

面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内容和艺术趣味”[2]8。而诗

人的集会唱和在清代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日常化的

文学活动,与结社不同,诗人集会是一种相对自由松散的

活动形式,没有规章条约的束缚,讲求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往来,是人际关系发展过程中顺应需求而自然产生的文化

现象。遗民诗人在集会唱和中抒发情感、谈论时事,这种

群体式的交流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出不同时期遗民诗人

的普遍心理和情感倾向,对此进行研究也是总结和把握清

初遗民诗人阶段性心态特征的有效途径。

一 甲申事变后的不屈与抗争

顺治元年甲申(1644),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克北京,崇
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亡,明王朝宣告灭亡。仅仅一个多月

之后,清兵挥师南下,一举摧毁大顺政权,确立了满清王朝

对中国的统治。崇祯皇帝的自杀举动对遗民诗人是一个

极大的触动,“是其鼓舞,是道义启导、激发,是示范、垂训,
是人主施于臣子的最后命令”[3]24。激烈的民族矛盾与斗

争震撼了广大遗民诗人的灵魂,他们奋不顾身地参与到抗

清斗争当中,有的诗人在集会中相互砥砺,有的在诗歌创

作中表达自己的明确立场和坚定信念。不屈与抗争是早

期遗民诗人心态的基调。
这时期的遗民诗人参与或组织的集会唱和普遍规模

较小,行事低调谨慎,多为相互信赖的亲友聚会,诗歌创作

以砥砺志节、谈论时局为主,风格慷慨悲壮,体现出遗民诗

人不屈的抗争意识。顺治二年乙酉(1645),国事日危,清
军大举东下,江南各郡相继沦陷,陈子龙拒绝招降,领兵起

义,失败后辗转于江南,仍不忘复兴之事。他对明廷连战

连败之事忧心如焚,仍勤于职守,为灾民疾苦来回奔走,直
至积劳成病。顺治三年丙戌(1646),陈子龙隐居嘉兴时,
常与好友集会吟咏,慨叹世事。他先后经历了师友罹难、
至亲病逝的沉痛打击,欲再组义军抗清又遭到阻碍,“沉忧

咤叹,至废寝兴。及越、闽失守,志不欲生。……泫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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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天地,将安之乎?’”[4]下册,751与友人集会也无时无刻不

在牵挂前线的战事,《登神山仙馆同惠朗、胜时作》二首曰:

  鳌冠迢递海天分,缑岭笙歌彻夜闻。谷口花深三

里雾,楼前鹤下十洲云。羽人佩冷星河影,玉女香消

月露文。丹井可能穿地底,裁书谁报洞庭君。
九霄渺渺采真游,松桂回风涧壑幽。云散霓裳金

殿晓,月明琪树石坛秋。素琴寂寂依丹灶,清磬泠泠

下玉楼。愧我衣冠无息壤,因君羽翰到沧洲。[4]下册,529

此时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已死,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

继位,派兵驻守湖广。“裁书谁报洞庭君”一句表达了陈子

龙希望能再次为国效力之决心,“因君羽翰到沧洲”则是对

先帝的感怀和思念。这两首诗整体风格遒劲,气势雄浑,
充满慷慨激昂的斗志和信念。

顺治三年丙戌(1646),夏完淳投笔从军,辗转于江浙

间,遭乱失所后寓居嘉定,有诗《与友人过东道院》曰:“一
片江声入晚笳,军中高宴逐轻车。幸陪紫塞将军座,来访

黄庭道士家。玉洞花明秋不夜,锦屏云起暮为霞。此身竟

逐征蓬去,欲叩天门路已暇。”[5]318这首诗描写了自己的军

旅生活,体现出诗人坚定的战斗信念和凌云之志,甚至已

经做好了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九日大风雨同智含夜

饮》曰:“高秋夜雨不闻声,旅馆孤灯酒自倾。寂寞黄花千

古恨,婆娑宝剑一身轻。风尘握手同兄弟,江海知心托死

生。遥忆故国芳草路,满篱丛菊战场明。”[5]320这首诗基调

悲凉但却不失气概,虽然形势危急,前途渺茫,但夏完淳仍

然没有放弃希望,不屈不挠,抗争到底,如同汉高祖所唱之

《大风歌》,激昂酣畅,展现出一往无前的壮志豪情。
顺治四年丁亥(1647),陈子龙殉国,夏完淳于同年九

月在南京就义,此二人的爱国壮举令人动容,他们视死如

归的豪情和以死明志的魄力是这时期遗民诗人不屈精神

的完美体现。
甲申事变之后,许多遗民诗人都曾参与过大大小小的

抗清武装斗争,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在避难过程

中利用集会唱和向亲友述说内心的悲戚和激愤,用诗歌表

达内心顽强不屈的抗争意志。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正

是这类遗民诗人的代表。顾炎武听闻崇祯帝崩后悲痛万

分,遂效命于南明政权,开始了艰难的抗清斗争。是年春,
王夫之路过武冈时,结识明王室宗亲朱禋黎,与同乡管嗣

裘三人小集,王夫之作七绝二首,题为《逢明王孙,邀同冶

仲小饮观伎即席赋。王孙名禋黎,书法妙绝,精禅理,比以

请兵平乱,几死于贼》,其二曰:“李长者翻千佛偈,赵吴兴

仿二王书。拟君双绝终难匹,报国屠龙誓舍鱼。”[6]下册,523诗

歌情感深沉,风格遒劲,表露出希望为国效力、尽忠的慷慨

义气。顺治二年乙酉(1645),国势危颓,四面楚歌,黄宗羲

毅然毁家产、纾国难,募兵抗清,迫于严峻的形势,反抗斗

争几经波折最终以失败告终。顺治四年丁亥(1647),衡阳

失陷,王夫之与管嗣裘组织武装力量抗击清兵,无奈己方

势力羸弱难以御敌,不久便失败溃退,他又将复国的希望

寄托于南明朝廷,在发现其内部腐朽分裂的悲哀现状后感

到万分失望。离开肇庆时,友人前来送别,王夫之赋《晨发

端州与同乡人别》曰:“海甸见新章,故园入春心。天涯共

萋萋,谁能辨浅深。寒潮落沙影,晓塔郁曾阴。日南绝征

雁,桂水孤归禽。遥分前渚泪,共湮故人襟。”[6]上册,135

顺治八年辛卯(1651)春,顾炎武到南京拜谒明孝陵与

先祖祠,结识万寿祺,与其志趣相投,常有往来。罗振玉

《万年少先生年谱》是年条记载:“昆山顾宁人处士炎武过

淮上,至草堂,赋诗以赠。”[7]12a顾炎武在诗中称赞万寿祺

曰:“万子当代才,神情特高爽。时危见絷维,忠义性无

枉。”形容自己则是:“南方不可托,吾亦久飘荡。”[8]296两人

在入清不仕、坚守气节等方面志同道合,相逢恨晚,万寿祺

绘《秋江别思图》酬之。是年,清兵攻破舟山,黄宗羲许多

好友相继罹难。中秋之日,黄宗羲与弟黄宗炎在上虞观

潮,触景伤怀,心中悲戚,赋诗《辛卯中秋与晦木候渡百官

江观潮》有句曰:“吾闻其神伍公魄,国亡不救遑身惜。至

今杳渺见灵旗,怒气千年留新迹。古来冤愤岂一事,后之

视今今视昔。直待万物得其平,朝不为潮夕不汐。人间尚

有弄潮儿,乐哀不知鬼神谪。”[9]第11册,222此诗抒发了亡国之

痛和对友人的怀念,虽有悲凉之感,但却慷慨激昂具有浩

然正气。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以后,南明败局已定,为
躲避清廷搜捕,黄宗羲逐渐停止明面上的抗清活动。同年

深秋,与弟黄宗会等人相聚,宿于积庆寺,《同泽望、芝儿宿

积庆寺遇独朗、定空》有诗句曰:“松涛欲泛禅床去,寒叶已

将佛迹埋。欲为一番多话旧,反来牵课道人怀。”[9]第11册,227

思及旧事,黄宗羲心中不免哀痛,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最后

希望的幻灭,诗歌情感日益沉郁感伤,但依然坚定坦荡,慷
慨悲壮。

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南京的“世盟”集会是这时期

最引人注目的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诗人集会唱和活动。
参与者大多为抗清烈士和遗民志士的后代,集会上众人表

达了对故国先烈的思念以及坚持抗争的愿望。这一事件

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甚至“造成集体拒绝参加江南

乡试的政治影响”[10]89。这系列集会经陈维崧提议,由冒

襄负责组织召集工作。其诗《和其年己亥诗韵十六首》之
四自注云:“丁酉夏余会上下江亡友子弟九十四人于秦淮,
其年首倡斯集,时应制者少,咸为余至。”[11]395南京是朱元

璋明孝陵所在之地,在遗民诗人心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

义,齐聚于此,总能唤起他们内心中最沉重的亡国之痛和

激昂的反抗情绪。如戴重之子戴本孝《中秋后四日陈其

年、方田伯、吴子班、刘王孙同两儿雨宿秦淮寓馆,即席限

韵》二首之一曰:“雨剪秋堂寸烛新,新诗催杀霸陵人。独

怜匣剑空留蜕,尚负柴车未脱巾。石破惊天谁念漏,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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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地莫言贫。遥霖更欲消残梦,开眼还堪洗客尘。”[11]256-257

吴应箕之子吴孟坚和之曰:“十载交情此更新,相看犹是旧

时人。鲜衣何必怜腰带,折角遥期整葛巾。赋到秋天增客

怨,游经故国愧家贫。酣歌莫负今宵雨,潦倒宁须问世

尘。”[11]257这些诗歌隐忍中存有骨鲠之气,内敛而不失坚

韧,展现出在父辈影响下凛然的气概和不屈的心志。
二 南明灭亡后的凄苦与哀伤

康熙元年壬寅(1662),即南明永历十六年,朱由榔身

亡,明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随着东南抗清势力的

消散,清朝政权日益稳固,中国逐步进入稳定的统一时期。
虽然复明无望,但一部分怀有强烈民族自尊和忠义思想的

遗民诗人依然无法释怀,坚持守节不仕。他们在经历了一

系列抗争失败、理念受挫的打击后,在集会唱和中排遣苦

闷,寻求情感上的共鸣,寄托对故国的思念。凄苦与哀伤,
沉痛与悲凉,成为这时期遗民诗人心态的主旋律。

随着南明的灭亡,遗民诗人的反抗斗争意识有所消

减,但对故国的眷恋和思念之情依然强烈。这时期的诗人

集会唱和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复苏而有所发展,不再

奔波于战事的遗民们有了相对稳定的居住环境,集会唱和

活动又再次成为他们日常文学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康

熙元年壬寅(1662)秋,屈大均南归故里,陈恭尹在西郊草

堂为其摆酒洗尘,所邀请之人除梁佩兰之外皆为拒绝与清

廷合作的遗民,陈恭尹《西郊宴集,同岑樊则、张穆之、陈乔

生、王说作、高望公、庞祖如、梁药亭、梁颙若、屈泰士、屈翁

山,时翁山归自塞上》曰:“黍苗无际雁高飞,对酒心知此日

稀。珠海寺边游子合,玉门关外故人归。半生岁月看流

水,百战山河见落晖。欲洒新亭数行泪,南朝风景已全

非。”[12]75陈子升《秋日西郊宴集(时屈道人归自辽阳)》曰:
“寥落王凤蔓草生,荒郊何意会群英。十年丧乱同王粲,万
里归来独子卿。林际远烟鸦噪晚,雨余新月雁窥晴。故园

春色携琴在,吟断西楼画角声。”[13]368这次集会虽然以迎故

人回归为名,但创作中主要表述的仍是对故国的思念,气
氛凝重,言辞凄苦,真挚深沉,透露出一种萧索惆怅之感。

这时期遗民诗人的活动范围更为广阔,集会活动更为

频繁。其中好交游者常游历四海,或拜访结识名士,或与

故交重逢叙旧,在集会创作中常流露出对世事变迁的慨叹

以及难以消解的亡国哀思。康熙元年壬寅(1662),阎尔梅

路过云间(今上海)时与南下游历的河朔派诗人殷岳相遇,
阎尔梅《云间遇同年殷伯岩》二首之一曰:“庚辰二月集燕

京,别后中原桔矢鸣。君改冠裳非得已,予抛松菊岂无情。
逃名塞外怜初志,握手云间哭再生。嘉遁看来容易了,樵
山渔海事平平。”[14]458同年,阎尔梅又往常熟访钱谦益,《钱
牧斋招饮池亭,谈及国变事恸哭,作此志之,时同严武、伯
熊》曰:“绛云楼外凿山池,剪烛春宵念劳时。鼎甲高题神

庙榜,先朝列刻党人碑。邵侯无奈称瓜叟,沈令何言答妓

师。大节当年轻错过,闲中提说不胜悲。”[14]458-459同为短暂

仕清的贰臣,阎尔梅对两人的态度却有很大区别,他用“君
改冠裳非得已”一句表明对殷岳的体谅和理解,对于钱谦

益则用了“大节当年轻错过”这样的评语,讥讽之意不言而

喻,不过这种道义节操上的谴责最终被“闲中提说不胜悲”
的故国哀思所替代。遗民诗人与降清贰臣之间的来往似

乎是无法避免的,部分遗民诗人也并不排斥与他们接触,
这类集会中往往夹杂着鄙夷与惋惜、嘲讽与理解等复杂的

情绪。如康熙二年癸卯(1663)立冬,方膏茂邀钱澄之饮

酒,钱诗《滕王阁同方绣山敦四宴集得“风”字》二首之一

曰:“滕王高阁耸层空,乘兴登临二阮同。槛外云山余旧

恨,城外鼓角送秋风。天时已变江流里,人事常悲昔照中。
却怪来游词客少,子安诗句至今雄。”[15]第5册,235安徽桐城方

氏是明代皖地最负盛名的世家大族之一,明亡后方氏一族

境遇凄凉,元气沦丧,除少数人归降清廷之外,大部分族人

都选择以遗民的身份终老,而方膏茂就是少数出仕新朝的

方氏族人之一,钱澄之在诗中对国变的悲戚和哀愤对于同

席的方膏茂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讽刺。
在南方秘密参与抗清活动的傅山意识到复明大业已

经渺茫后返回太原,隐居松庄,其间有不少遗民诗人登门

拜访,傅山与他们赓酬唱和,表露心迹,共述衷肠。这一

年,傅山在亡国的悲痛中过着避难的艰苦生活,诗歌整体

呈现出萧索凄凉的情感基调,传达出的深切哀伤令人垂

泪。康熙二年癸卯(1663),顾炎武北上至山西太原,访傅

山于松庄,“赠五律一章,先生依韵答之”[16]72。顾炎武《赠
傅处士山》曰:“为问明王梦,何时到傅岩? 临风吹短笛,剧
雪荷长镵。老去肱频折,愁深口自缄。相逢江上客,有泪

湿青衫。”[8]359-360傅山作《顾子宁人赠诗,随复报之如韵》和
之曰:“好音无一字,文彩会贲岩。正选高松座,谁能小草

镵。天涯之子遇,真气不吾缄。秘读《朝陵记》,臣躬汗浃

衫。”[17]上册,244顾炎武之诗悲切,流露出复明梦碎的伤感之

情;傅山之诗肃然,表达了对顾炎武忠义之举的敬意。康

熙十年辛亥(1671),阎尔梅来访,傅山绘《岁寒古松图》相
赠,阎尔梅赋《访傅青主于松庄》二首酬之,其一有句曰:
“桐江梅市前人易,生在如今决不能。”[18]348直言当下隐居

不仕的不易,即使如此,两人之心依然坚定,在相互鼓励中

守护共同的信念。
康熙三年甲辰(1664)春,在扬州召开的“广陵唱和”集

会,是这时期规模最大的以遗民诗人为参与主体的诗人集

会唱和。清初的扬州虽然遭受了战争的破坏,但凭借着丰

厚的历史积累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得以迅速恢复,浓郁的文

化氛围和传统的思想学风吸引了来自各地的遗民诗人,他
们怀着维护汉文化正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这里找到了

精神和信仰上的归宿,这样的民众基础和思想环境为集会

唱和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杨积庆《吴嘉纪年表》“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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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三年甲辰”条记载:“嘉纪在扬州。春与林茂之、钱肃图、
程邃、孙默等酬聚,诗酒倡和。”[19]553孙枝蔚《溉堂文集》卷
一《广陵唱和诗序》写道:

  盖闻梁园赋客,不同产而同游;邺下诗人,不殊调

而殊土。世虽永传为盛会,事实难望于布衣。若乃绮

食雕盘,谁是扶风豪士? 银灯璧月,忽遇东平刘生。
妙句擘七香之笺,情人来千里之驾,此则可谓萍水奇

致,金石古欢者也。甲辰之春,八闽林茂之,鄞县陆淳

古、钱退山、杨瀣仙、王正子,宜兴陈其年,钱塘蒋别

士,海陵吴宾贤,新安程穆倩、孙无言,上人梵伊皆聚

于江都。会海陵陆无文亦适奉两尊人至,寓于天宁兰

若之旁,遂招诸君开筵春夜,联句城南。谓贫异茅容,
不敢重亲轻客,贤如北海亦云:“有酒无忧,坐上交

游。”曾闻父母寺中钟鼓凭报朝昏,丈人安坐之时,出
就主人之位。诸侯慢士之日,弥觉君子之恭,当其琴

樽倾奏,歌赋和谐,才则如海如江,情则似胶似漆。诸

君于是乐莫乐兮,或白发满头,不丧丈夫之勇;或齐眉

在远,绝无儿女之仁。[20]663

这次参与者接近二十人,均为当时未曾仕宦的布衣平

民和山村野老,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陆介祉诗《甲
辰春日之广陵,陆无文招同闽中林茂之,三原孙豹人,吾乡

钱退山、杨瀣仙、王麟友,阳羡陈其年,新安程穆倩、孙无

言、王湛若,西泠蒋别士,东皋郜方壶,东鲁迮旦庵,海陵吴

野人、王眉双,上人梵伊,闽中林祖远(茂之子)大会赋诗》
曰:“濡毫兀坐小窗虚,喜得君招春酒书。一壶青醽花发

后,满庭碧树鸟啼初。萧疏世事惊身老,谈笑闲情尽夜余。
此会不须寒漏促,凭烧高烛且踯躅。”[21]第2册,1029-1030是年正

逢崇祯帝二十周年祭、永历帝二周年祭,与会的遗民诗人

们已经知道复明无望,心态上已经有所改变,故国对于他

们来说是心灵的寄托,同时也是一个苦寒凄清的梦境。
三 己未“博学鸿儒科”后的宽容与淡然

清朝自建立伊始便十分注重对汉族士庶的笼络,但许

多宿儒名士以名节相高,坚守遗民之志,对朝廷的征召不

屑一顾。圣祖康熙皇帝即位后一直致力于改善这种状况,
最终决定特别开设“博学鸿儒科”。《康熙政要》卷十六《崇
儒学第二十七》记载道:

  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圣祖谕吏部曰:“自古

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

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机馀暇,游心文翰,思
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
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

丽可以追踪前哲者? 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
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

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馀内外各官,果
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

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22]297

面对这次征召,遗民诗人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态度明确,坚不应征,如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人;
第二种态度暧昧,消极应付,如孙枝蔚、王弘撰等人;第三

种前后态度转变很大,先推辞后迎合,如严绳孙、潘耒等

人。这次考试从是年十一月一直持续到次年三月,朝廷相

应的筹备工作十分周到和充分,在录取和授职方面也尽可

能破例从优,对拒绝应试的人也一律宽厚待之,以示天恩

浩荡。从结果上来看,这次“博学鸿儒科”的举行是成功

的,“的确诱惑了很多汉族士子,它对笼络上层知识分子所

起的作用是巨大的”[23]116。
这次“博学鸿儒科”之后,遗民诗人阵营产生了分化,

也是清初诗坛格局转变的关捩,从而引发了诗坛创作主体

的消长以及诗歌风格的变化。大多数遗民诗人对新朝的

态度开始有所软化,尽管他们依然坚持气节,继续过着隐

逸生活,但对亲友、门生的入仕选择逐渐变得宽容,与朝廷

官员的往来也更为频繁。这时期的诗人集会唱和已经基

本上恢复到和平年代时的状态。对于遗民诗人来说,集会

唱和已经不只是他们追思故国、抒发哀思的途径,也是调

剂生活、娱乐消遣的方式。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865)秋,
杜濬与友人有“送秋”集会,诗《送秋之集再同铉升、练江、
南枝用“知”、“心”二韵》二首之二曰:“终朝抱膝不成吟,酒
茗同欢任客斟。栗里黄花相问少,孝陵红叶向来深。著书

未竟三余业,伏枕空劳九塞心。莫恨征鸿霜后杳,遥遥至

日有佳音。”[24]321是年又有《十月十日蔡铉升载酒饮我于病

榻,练江、南枝二诗衲偕至》:“拟上篮舆散百忧,素交排闼

且淹留。情亲各出三年字,身老犹怜一日秋。客舍自晴黄

叶雨,钟山不动白云游。持螯快饮成今会,大有齐盟在后

头。”[24]322此时的杜濬已经年过古稀,诗中表达了他事业未

竟、心愿未了的遗憾以及对蹉跎岁月的感慨和哀叹,频繁

提及“孝陵”、“钟山”等意象,表明诗人内心前朝旧梦仍在,
忠义之志仍存。

三藩之乱后,一些遗民诗人被吴三桂“反清复明”的虚

伪口号所迷惑而加入其阵营,但在认清其谋反僭越的私心

之后失望离去,加之朝廷围绕“博学鸿儒科”的开展而施行

的一系列充满诚意的怀柔政策,让大多数遗民诗人在心

态、情感、立场上有所转变。如反清立场最为坚定的黄宗

羲和顾炎武也对朝廷修纂《明史》的举动表示支持,甚至提

供了不少意见。从遗民诗人在集会唱和时所作诗歌中也

可以看出,反清情绪较之过去已经平淡了很多,对故国的

情感也变得更为理性。屈大均在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
入吴三桂军中任职,三年后即辞归故里,后来在广州城南

创立了三闾书院,他常与人在书院集会唱和,《早春宴集三

闾书院即事[甲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曰:“海岸犹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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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雪光,春寒绝不似炎方。莺声亦有江南好,梅药从无塞

北香。五柳春秋空甲子,三闾歌舞是《东皇》。嘉辰宴会良

难得,且共街杯到夕阳。”[25]第2册,927虽然远离战事,回归隐

逸生活,但屈大均仍常常思念故国,对相关战事牵挂不已,
常在诗中提及屈原,赞颂其高洁的爱国情操,其《奉和澹翁

六叔父开春病起之作》六首之四曰:“烟管峰峰枕海平,衡
茅相接午鸡声。三闾子姓元南楚,二老衣冠是旧京。骚学

自应推小父,人师未敢让诸兄。开春灯火丛家庙,列坐欢

娱且慰情。”[25]第2册,941回到广东后的屈大均不再远游,将更

多的精力用于书院的经营。他在《三闾书院倡和集序》写
道:“予于城南得陋室数椽,即以为先大夫三闾书院……昔

人称三闾骚之圣,圣在道而不在骚,骚有道而后其骚乃圣,
吾愿学士大夫从事于斯已。与斯会者若凡人,皆大雅君

子,能别正邪,知道术之所归。”[25]第3册,285从序文可以看出,
屈大均极为推崇屈原,并以自己和屈原同姓而自豪,他认

为屈原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文学上的成就,更在于其忠贞

高洁的人格。屈大均将自己所信守的忠义之道作为书院

传业授道的思想准则,把遗民精神通过教育传承下去。
这时期遗民诗人的心态在隐逸生活中逐渐归于平淡,

注意力也有所转移。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等遗

民诗人将全部心力放在了创作和研究之中,躬耕不辍,著
述精卓宏富,见解深刻独到,为清初学术做出了卓越贡献;
又或者像屈大均一样投身于教育事业,他们的思想观念和

行为秉性更是充分体现了遗民诗人始终如一的高贵人格

和凛然风骨。他们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高度

是遗民固有心态的升华,也是对旧思想的一种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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